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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房山区的清朝重臣伊桑阿墓华表被盗墓人拽
倒，断成几截，现已修补

谁在偷盗田野文物？
盗墓者不再是 “固定职业” 重赏之下
引来各色“勇夫”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 北京
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介绍， 偷盗
田野文物的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买卖、追
逐利益。一般是接受了他人的“订单”，有针
对性地下手。这些人既有盗窃团伙，也有重
赏之下的以身试法的“勇夫”；他们有可能
就是从中挣个差价， 也有可能直接卖个

“好”价钱。
例如 2012 至 2014 年间，房山区环秀

禅寺、广智禅寺，两座相邻的明代古寺先后
被盗，警方控制偷盗者后发现，他们并非专
业盗窃文物的团伙， 就是在山沟里干活的
想“赚些外快”的年轻人。

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介绍说，
偷盗田野文物的人， 主要是和文物黑市相
关联的人、这条地下产业链上的人，有的人
长期进行盗宝活动。 一般老板不会出现在
现场，都是出钱找人去做。 有需求，就有人
去干，或者想办法物色目标或偷盗。

在内蒙古赤峰，倪方六曾遇到一位“盗
宝人”，听到倪方六的南方口音后，这位“盗
宝人”还主动问他能不能搞点“盗宝投资”，
提供一些大型设备。 这让倪方六感到很吃
惊。

倪方六说，他一直在准备素材，想写一
本“当代盗墓史”。因为当代盗墓，无论人群
还是手段，都比古代更“丰富”。古代盗墓人
群相对单一，现在什么人都去盗，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盗墓贼， 顺手牵羊的事也时有发
生，关键是“有消费市场”。

为何盯上这些文物？
地处郊野防盗措施有漏洞
出版物被当做“盗宝指南”

在《法制晚报》报道的盗情中，大多数
田野文物位置偏僻、人迹罕至，人防、技防、
物防不完善，甚至整体缺失。偷盗者可谓占
尽天时、地利、人和。

北京园寝遗址调查保护团队的马志璞
介绍说，从安防建设的角度看，当前的田野
文物安防工程普遍存在重建设、 轻维保的
现象，项目建成后维护跟不上，供电、巡检
等存在缺陷。

2016 年， 海淀区辛亥滦州起义纪念
园，石碑座被盗损、分家后断成两截。 虽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现场人防、护
栏、摄像头全部缺失。

同年，房山区下寺村唐代石塔，汉白玉
佛龛门被盗损。 公布为区级文保单位三十
年，相应的人防、技防、物防全无，连文保牌
都不曾挂设。直到被盗后媒体曝光，相应的
保护措施才得以完善。

再比如，王锡彤墓位于北京植物园内，
2015 年，墓园内一对石狮被盗。 即便有公
园的保护，文物依然丢失。

此外， 文物爱好者自身也应该树立安
全责任意识。对于地处野外，保护措施差的
文物，尽量不过分公开文物细节信息。有的
文物爱好者将文物信息、路线过分公开，把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石刻文物暴露在网
上，结果就是给贼指路。

有的网友甚至写“出了村、过了河，往
左 500 米、往右 300 米……”偷盗者正好
按图索骥。

不仅如此，有文物工作者曾坦言，一些
官方出版物，也成为文物偷盗者的“路书、
指南”。

文物如何被盗走？
租赁大型设备手段却粗暴
有人历时一年偷走金刚座

在刘卫东看来， 北京地区这些年丢失
的主要是地上文物，以石刻文物为主。偷盗
者利用吊车、卡车、盗链等工具，轻而易举
就能得手。例如在丰台区二王坟、房山区孙
国玺墓、 黄廷桂墓的盗案中， 均出现了吊
车、卡车的身影。 在北京多个拆迁村，还曾
出现挖宝人的身影， 甚至使用上了金属探
测器。 与此同时，粗暴、笨拙的偷盗手法也
并不罕见。

2013 年，房山区市级文物，清代伊桑
阿墓石刻被盗。 一伙人为偷盗华表柱顶端
的莲盘， 不惜用绳索将 4 米多高的华表柱
拽倒。造成华表柱断成三截、精美的祥云云
板摔得粉碎…… 手段野蛮、粗暴。

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介绍，一
些现代盗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只要你有
一把子力气。 发生在房山区谷积山文物群
的盗情，就是笨办法的典型案例。

2012 年，谷积山上一座明代太监墓被
盗。一两吨重的束腰金刚座，被偷盗者先是
从墓地里刨出；由于文物地处山地，无法使
用车辆运输，偷盗文物全凭人力。 5个月以
后，金刚座被轱辘到了半山腰，偷盗者使用
撬棍对文物进行翻滚挪移。 即便在文物周
身包裹了棉被、棉衣，金刚座还是出现了多
处硬伤。 对此，媒体曾多次曝光，但金刚座
最终还是被偷盗者滚到山下运走， 整个盗

运过程用时将近 1年。
在倪方六看来， 盗墓的技术手段相比

过去，还是要更加丰富先进。盗窃野外大型
文物，吊车、起重机、地下金属探测仪都派
上用场。有的团伙会自己购买设备，也有的
靠临时租赁，甚至有人冒充文物工作者，去
租借大型设备。

被盗文物去哪儿了？
“提档次”需求刺激偷盗
高档会所中竟摆古墓构件

据刘卫东了解， 这些田野文物被盗后
有可能出现在一些市场、集散地，被公开买
卖。 有的出现在高档会所里，被用来“提高
档次”，也有可能被收藏。

2004 年前后，位于房山区的清代惠亲
王绵愉的墓碑丢失。 之后有文保志愿者发
现， 该墓碑竟然出现在了江苏省一处石刻
园内。 倪方六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近 10
年大量的仿古建筑， 以及会所需要一些古
物提升所谓的档次， 这大大地刺激了文物
偷盗的发生。很多古墓里的石构件，也被稀
里糊涂地用在了会所里。

倪方六说， 国家的博物馆不会收藏来
路不明的东西，一般都是国内的仿古景点，
一些富豪的私家花园、私人博物馆，国外的
收藏市场也存在需求， 但这类消费还是以
国内为主。 他见过从元代到清代的很多文
物出现在石刻市场里。

在倪方六和刘卫东等学者看来，田野文
物的灭失令人扼腕。 比如很多古墓，历史面
貌被破坏后， 过去的丧葬风俗都看不到了。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灭失的则是一个个无法
恢复的历史片段。 /综合央视、法制晚报

民间志愿者的“乡愁”
寻访古迹的脚步赶不上被盗的速度

在北京，除了那些名胜古迹，平原山区
的田间地头还分布着形态各异、不计其数的
田野文物（也称郊野文物）。这些文物由于位
置偏僻、文保级别普遍偏低，很少受到关注。

2010年12月， 全国多地文保单位发生
盗掘古墓葬、盗窃石刻文物案件，国家文物
局发布关于加强田野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
通知。 同年，记者开始对田野文物盗情的持
续监督报道。

民间的文保志愿者经常是文物盗情线
索的主要提供者。“上次来还好好的，没过
多久就不见了……” 从民间文保志愿者那
里， 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叹息。 在很多人看

来，他们寻访古迹的足迹，难以追上文物被
盗的速度。

在这些文保志愿者当中， 有基层文物
巡查员、退休公务员、村官、教师、学者等。
文化遗产是他们共同的“乡愁”，他们经常
因文物的被盗与破坏而倍感心痛， 希望通
过媒体曝光，引起官方的重视。

梳理发现，2010年至今，仅记者关于田
野文物盗情的报道， 就有40余篇， 涉及房
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等10个区。

肆无忌惮的偷盗
开吊车上阵 20吨墓碑被盗走

墓碑、石佛、石狮、金刚座、石五供……
《法制晚报》报道的盗情中，目标多为石刻
文物。 从几百斤的石佛到20吨重的墓碑，经

常会见到重型机械的身影， 这也是现代盗
墓的标志性手段之一。

2010年，丰台区二王坟石五供（区级
文保单位） 中一尊烛台和一尊宝瓶被盗。
偷盗者动用吊车，越过1人多高的护栏，将
两件文物吊装到卡车上，随后消失在夜幕
之中。

2013年4月，房山区青龙湖镇普查登记
文物清代大臣孙国玺墓时发现， 墓碑连同
龟趺被盗，总重量达20吨。

在现场， 吊装车辆留下的车轮印记清
晰可见，吊车两侧支撑架留下的印记，扎进
泥土10厘米深。 据附近放羊的村民说，就是
在4月份的一天， 她见白天有3个人从一辆
黑色轿车上下来，溜达了一圈便离开了，结
果第二天墓碑连同龟趺就丢了， 怀疑那三

个人就是在下手前踩点儿。
盗运吊装石刻文物，也并非十拿九稳。

2014年10月， 位于房山区的清代重臣黄廷
桂墓，仅存的两通龟趺碑险些被盗。 一伙人
在利用吊车偷盗的过程中，绳索没有拴牢，
墓碑直接砸向龟趺，造成龟趺受损，同时将
吊车油箱砸漏。

吊车司机在逃跑过程中， 车轮陷入附
近的沟壑中，司机当场被警方控制。 虽然墓
碑分家、受损，但幸免丢失，当地人戏称是
“石兽显灵”。

无法挽回的损失
被盗文物级别低价值高 都是孤品

被盗郊野文物中，既有世界文化遗产，
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绝大多数
是普查登记项目、区级文保单位、市级文保
单位，保护级别相对偏低。

不过文物级别低， 并不代表文物价值
低。 文物具有不可复制性，每件被盗文物都
是孤品。 房山区岩上村的元代石狮近1吨
重，被盗后警方追回被安置于村委会。 但在
2013年，一伙人趁夜幕潜入村委会大院，八
个人合力将石狮抬上一辆面包车， 随后消
失在了夜幕当中。 虽为区级文物，但这却是
北京地区为数不多的元代石狮。

2016年， 房山区下寺村的唐代佛塔被
盗，古塔的佛龛门被盗运至山下、摔成三瓣。
虽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却是北京现存
八座唐代古塔之一，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接订单下手 手段粗暴 清重臣墓华表被拽倒断裂

大胆贼 开吊车盗20吨墓碑

学者揭秘被盗文物“产业链”“市场”刺激下多选石刻类

耐心贼 历时一年凭人力盗走沉重文物

近日北京警方通报，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案告破，此案系专门盗窃石刻类田野文物的团伙作案，三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此案引发公众对田野文物的关注。 记者多年来一直进行田野文物相关报道，梳理发现，7 年间
仅媒体报道的北京田野文物盗情就有 30 余起，其中几起还涉及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王安墓现 3米深的盗洞，现已回填

冒充文物工作者租设备去偷盗、处心积虑历时一年偷走金刚座……在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眼中，现如今偷盗田野文物的盗墓者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盗墓
贼，而是重赏之下以身试法、工具多元化却手段粗暴的“勇夫”。 这些失窃的田野文物中，以石刻类文物居多。 据多位学者了解，偷盗者已形成了一条“下订单———
偷盗———买卖”的“产业链”。 这些文物部分被当成了收藏者或者经营场所提升档次的摆件。 有的高档会所就糊里糊涂地摆放了一些古墓里的石构件。


